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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下，瓦埠湖水泛出万点金光，如
同撒了一把碎金箔， 浮浮沉沉， 明明灭
灭。岸边的老柳，枝条垂得几乎要探入水
中。柳叶初生，嫩得能掐出水来，如一团
绿雾浮在湖面。树下泊着一叶扁舟，被水
波荡得一起一伏。树下的芦苇，已抽出新
芽，嫩绿的尖儿钻出枯黄的旧茎，参差不
齐地排列着。偶有野鸭从芦苇丛中游出，
悠悠地划开水面， 身后拖出长长的波纹。
极目处，瓦埠湖大桥蜿蜒向前，横跨东西。
大桥下面，过往的船只鸣着汽笛，有序交
汇，络绎不绝。引江济淮工程建成通航后，
江水北去，淮水南来，在寿县这方古老的
土地上，长江与淮河实现了“握手”。

寿县人自古与水结下不解之缘。古
城墙下，“淝水之战” 的刀光剑影早已被
时光冲淡；瓦埠湖畔，“渔舟唱晚”的景致

却年复一年。引江济淮工程的通水通航，
结束了安徽江淮之间水运需绕道京杭大
运河的历史。现在，寿县围绕实施“南工
北旅”战略，以淮河、江淮运河两条高等
级航道为依托， 借鉴京杭运河节点城市
兴起发展的经验， 着力打造区域性江淮
联运货运中转枢纽， 大力建设寿春江淮
枢纽港、新桥作业区，依托港口和作业区
发展物流产业园。 引江济淮工程直通长
江、辐射皖北及河南等中西部省区，让寿
县成为名副其实的江河联运枢纽和货物
运输集散地。

“一渠清泉干净水， 一道靓丽风景
线，一条生态经济带。”通江达海的水运
条件， 使游轮能够直达长三角地区沿线
城市， 为游客到寿县旅游增添了新的出
行方式。寿县这座千年古城，不仅拥有底
蕴丰厚的历史文化、 独具特色的地域文
化，境内还有瓦埠湖，它是淮河中游较大
的湖泊。 瓦埠湖沿岸四季分明的田园风
光，仿佛都在一夜之间焕发出新的生机。
江淮运河“百里画廊”依托输水线路精心
打造运河风景廊道， 引江入淮口寿春闸

位于八公山末梢、瓦埠湖与淮河交汇处，
素有引江济淮“凤尾工程”之誉。长江水
经过长途跋涉后， 最终在此融入淮河怀
抱。这里山水相依，绿树成荫，花草繁盛，
鸟鸣其间，尽显自然之美。立于八公山上
远眺，临河岸曲，山脉逶迤，翠色蓊郁，岚
烟蒸腾，江水与河水交汇处，气势磅礴。
极目处， 正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完美融
合的“三桥飞虹”景观。合淮阜高速高架
凌空，气势恢宏，车辆川流不息；商合杭
高铁宛如一道游龙横卧船官湖上， 不时
有高速列车呼啸而过； 靖淮大桥耸立于
天地之间，连接着此岸与彼岸。阳光照耀
下， 三座桥梁犹如三双有力的手臂挽在
一起， 熠熠生辉， 与天上悠悠飘荡的白
云，桥下潺潺流淌的河流，共同绘织出一
幅壮美动人的画卷。

引江济淮项目的实施， 为寿县水利
和交通设施建设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
机遇。历史上，淮河、瓦埠湖水多、水少、
水不均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寿县的发展，
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江淮运河的建成给兴水利、 除水害带来

了极大的机遇。通过实施引江济淮工程，
瓦埠湖行蓄洪区不安全人口得到合理搬
迁安置，从此免除水患之苦。新建、改扩
建的沿湖自来水厂取水口， 为沿岸群众
饮用水安全提供了保障。 而改扩建的新
桥、唐老圩、石埠等 7 座桥梁，不仅大大
提高了沿河两岸通航能力， 还满足了当
地群众的出行需要。

引江济淮，这真是个好名字。它引的
不只是江水，更是寿县古城的发展之机；
它济的不只是淮河，更是瓦埠湖沿岸的民
生之需。引江济淮、江淮运河这两个名字，
不仅在寿县大地上刻画着新的水系，也在
这里重塑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远处的八公山， 水墨画般勾勒着淡
淡的轮廓。 绵绵百里的瓦埠湖， 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静静地看着湖岸的花开花
落，天空的云卷云舒。湖面的船只来了又
走，走了又来，唯有湖水长存，承载着岁
月的重量，刻录着寿县人的奉献与付出，
续写着寿州古城治水史上新的辉煌。

湖水泛波， 好像是在为诞生这个伟
大工程的时代而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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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上的鸟巢
李振秀

久旱逢雨。听着窗外雨潺潺，仿佛
自己正行走在一条河边。有位作家说：
窗外雨声磅礴，惊觉身侧是一处瀑布。
今日雨量不足以支撑瀑布的喧响，权
当是一条溪流吧。 时断时续， 铮铮淙
淙，不绝于耳。

雨声作伴，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
凝望窗外，映入眼帘的是汽车群，汽车
群外，是一座人工小山，春华夏荣，绿
色葳蕤，尽显恣意生机。一棵杨树，是
速生杨，给它一年时间，它便能甩开众
树，一骑绝尘。何况它的同伴是些风景
树，樱花、垂丝海棠、碧桃、玉兰、女贞
等。这棵速生杨，并非人工栽种。它由
一枚杨絮而来。杨絮，是杨树的种子，
飘飞起来着实让人讨厌，扑入口鼻，令
人不适，古城人叫它杨树毛子。棉胞衣
裹着小种子，随风飘飞，遇土即活。

我对杨树一直怀有好感。从小，三
觉老家就有一棵杨树，需三人合抱，长
在菜园旁， 撑起了我童年记忆里的天
空。杨树长着心形的阔叶，一年四季都
独具特色。你瞧，这高天落雨，打在它
阔大的手掌上，是叮咚作响，还是哗啦
一片，全看雨量大小，它会欢快地给出
不同反应。

鸟懂得站得高看得远的妙趣，它
们喜爱村庄里高高的杨树。 筑巢的鸟
深谙没有翅膀之人的心思， 替村庄瞭
望远方。 每一棵高杨， 都会被鸟们相
中，它们喙爪并用，掰枝衔叶，一层层
搭建巢穴。从春意融融，到青翠深浓，
在垒建的家中，鸟枕着春色入眠，又悄
然遁入蝉声之中。杨树下的父老乡亲，
仿佛受此启发。春耕夏种，秋收冬藏，
汗水如雨，一摔八瓣。他们在大地上辛
勤劳作，建造房子，在鸟看来，不过是
人窠罢了。 只是款式不断变化， 从草
房、土墙瓦顶房、砖瓦房到楼房、居民
小区。一代代鸟，站在高枝上观望，它
们是活泼的见证者。

秋天的杨树宛如行吟诗人。 风不

停地吹，吹凉了夜晚，吹黄了树叶。掌
声哗啦啦，从枝端一直响到地面，连成
一片。我喜欢这样的季节，因为有杨树
的伴唱，无论怎么走，都仿佛走在诗意
里。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叶落枝稀，一
棵树到了最显风骨的时节。鸟想不到，
自己的家也因此暴露出来。 人们举头
望天， 意外发现杨树枝丫间又结了一
个鸟巢。原来，在人们忽视的夏天，它
们在绿荫深处，完成了子嗣的绵延。大
鸟巢下面，又建造了小鸟巢，一家子沐
过春风，此刻正聆听着雨声。

曾经，在古城的老县委大院，我见
过类似的鸟巢。一棵梧桐树，挨着办公
楼生长， 树端与二楼平齐。 春天开紫
花，钟状花絮，香气馥郁，浓稠得仿佛
化不开，整座楼宇都被香气笼罩。进出
办公楼的人们， 享受着免费的香薰。
“凤凰于飞，翙翙其羽”。看着鸟飞过低
矮的办公楼， 那翅声显然不是凤凰。
但， 选择在梧桐树上搭窝， 那也是俊
鸟。两只俊鸟，忙活了好多天，终于在
梧桐树上安下家来。 在这之后的许多
年， 除了花香萦绕鼻间， 目光所及之
处，还有飞掠而过的鸟影。

我盯着杨树上的鸟看， 它们左右
偏头，回盯着我。嗨！我们都发出了惊
叹，仿佛故人重逢！鸟有翅膀，不惧宇
宙洪荒，不怕千山万水，何况仅仅隔着
一座城池。看着它的飞行之旅，飞飞停
停，从古代到现代，从古城到新城，从
昨天到今天。鸟记得许多事，它们也是
时代的见证者。

今日大雨。大雨中的鸟巢，比起风
中的鸟巢， 更显孤独凛冽。 在这样的
“敞篷车”里，既能畅享晚风追逐的欢
欣，也会有暴雨暴击的沮丧。地上的行
人，撑伞跳过积水的路面。鸟很羡慕，
心想遮阳伞既能遮阳又能挡雨。不过，
不久，它就得到了安慰，不知是谁把硕
大的掌型叶片接连成碧荷伞， 做成了
它“敞篷车”的车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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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荷塘
徐满元

没有谁能比荷塘
更懂得大丈夫能屈能伸

一旦夏日来临
莲藕先悄然掷出
几枚圆叶的铜钱
算作“投钱问路”

当夏天站稳脚跟
荷叶便站在水面的肩膀上
一边登高望远
好开阔自己的视野
一边点亮荷花的灯盏
叫蜻蜓模拟飞蛾扑火取乐

很快，高出荷塘一大截的
荷叶荷花，齐心协力
将夏天托举过头顶
那荷叶上滚动的露珠
大概就是夏天
惊出的一身冷汗

夜空下的荷塘
仿佛夏天特制的
一架质量上佳的钢琴
被星光的纤指
弹奏出缕缕荷香的天籁

hnrbrt7726@163.com 本版责编/苏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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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对蝉的记忆
代宜喜

七月的风， 裹挟着城市独有的燥
热， 如一层无形的纱幕， 将人紧紧笼
罩。 空调外机在铝合金窗框下发出有
节奏的嗡鸣，似一首单调的都市小曲。
手机屏幕骤然亮起， 女儿手持蝉蜕的
生活照，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瞬间打
开了记忆那扇厚重的大门———那些深
藏在江淮乡野深处的蝉鸣声， 如汹涌
的潮水般奔涌而来。

作为七十年代出生于江淮腹地乡
村的孩童，我的夏天，是镌刻在沟渠水
纹里的年轮， 是岁月长河中永不褪色
的印记。 在没有空调的岁月里，门前那
条蜿蜒曲折的小沟渠，便是我们天然的
“空调房”。一群“水孩子”在炽热的阳光
下纵情跳跃，溅起的水珠闪烁着五彩的
光芒，折射出整个童年的绚丽光谱。 美
国作家马克·吐温在 《汤姆·索亚历险
记》中描绘的夏日冒险，与我们何其相
似， 那是一种对自由与欢乐的纯粹追
求，无关物质，只关本心。做完寥寥无几
的暑假作业，推推铁环，翻翻《三国演
义》小人书连环画，便能构筑起整个暑
假的精神王国，让我们在英雄豪杰的故
事中纵横驰骋。然而，最珍贵的，永远是
那些提着马灯在夜色中巡游的时光。

当暮色如墨般渐渐晕染开来，我
们这群“小黑夜探险家”便提着煤油马
灯出发了。有的小伙伴发明了“胶带围
树”的战术，满心期待地守候着，后来
又升级为“黎明突袭”的策略，在破晓
前的黑暗中悄然行动， 有时一大早趁
着不太热，还用蜘蛛网粘知了。 在物质
匮乏的年代， 一只金黄油亮的炸知了，
便是人间至真的美味。中国饮食文化学
者赵珩曾指出：“匮乏时代的食物记忆
总是格外深刻。 ”确实，那酥脆的声响，
那独特的香味，至今仍在记忆深处久久
回响，成为心中最温暖、最珍贵的味道。

后来，我在煤矿一线工作，矿灯刺
眼的光束划破了夏夜的宁静。 与恋人
携手捕蝉的浪漫，虽也别有一番滋味，

却始终不及童年的趣味。 这让我想起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描写的
玛德琳蛋糕———有些味道， 注定只能
存在于特定的时空坐标里， 成为心中
独一无二的珍藏。 那些缺失的，何止是
味觉体验， 更是整个纯真年代的集体
记忆，是岁月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

前些年， 带着妻女使用现代装备
捕蝉，可调焦的 LED 灯光如舞台追光
般照亮了两代人的夏夜。 女儿眼中的
新奇，恰似我曾经的兴奋。 看着女儿在
灯光下雀跃的身影，我忽然明白，蝉鸣
从未改变，变的只是听蝉的人。 我们在
岁月的长河中不断前行， 经历着生活
的种种变迁，但那蝉鸣，始终是连接过
去与现在的纽带。

而如今静夜独坐读书， 空调的微
风送来一丝丝凉意。 我们在物质丰裕
的时代里， 似乎失去了许多珍贵的东
西。 但正如中国哲学家冯友兰所言：
“人生的意义在于觉解。 ”那些记忆中
的蝉鸣，正是生命最本真的觉解，它们
让我们懂得， 生活的真谛不在于物质
的堆积，而在于心灵的富足，在于对美
好事物的感知与珍惜。

这些记忆如同敦煌壁画， 在时光
的洞窟里永不褪色。 它们提醒着我们：
人，应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海德格尔
的这句名言，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
前行的道路。 而我的诗意，永远停驻在
那盏摇曳的马灯里， 在那声清脆悦耳
的蝉鸣中。

从煤油灯到锂电池灯， 从乡村到
城市，蝉鸣始终是夏天的注脚。 日本作
家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写道：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森林。 ”而我的
森林里，永远回响着童年的蝉鸣。 这声
音穿越时空， 成为生命最动人的背景
音乐，提醒着我们：有些纯粹，永远不
会随着岁月流逝， 它们将永远在我们
心中熠熠生辉， 成为我们灵魂深处最
宝贵的财富。

蝉
程晋仓

夏日酷热久长，常被人说成是苦夏，
但是在漫漫长夏的煎熬与苦捱中， 能听
到蝉与蛙的鸣叫， 不也是一种快乐的享
受么？

夏日昼偏长， 小暑天愈热。 晨光初
破，薄雾在舜耕山头尚未散尽，几声清亮
的鸟鸣划过朝颜， 城乡间还依稀残留着
夜的清幽。 蝉，这个夏之歌者，便开始在
树梢枝头低低试探， 用零星而细碎的鸣
音，撩开盛夏的帷幕。

蝉隐身在绿阴深处吟哦， 声音就像
一场细碎的雨， 滴落在浓墨泼洒的树荫
里。老槐树的绿冠遮天蔽日，阳光躲躲闪
闪，只在地面投下驳杂的光斑，仿佛是打
翻的一地碎金。 蝉鸣从这些光斑中渗过
来，带着一种神秘穿透力，穿透热浪的层
层包裹，直抵人心。 声调时而急促，时而
舒缓，像是在倾诉夏天的秘密，又像是在
与夏日的热浪较量，看谁更能持久。这盛
夏之景，可谓草木葱郁，绿意成海。 杂草
顺着山势恣意生长， 灌木丛和拉拉藤蔓
你缠我绕，织就了一张绿丝绒的巨网。树
干上，绿苔藓依稀可见，在高温下顽强地
生存，如同夏日里坚忍不拔的隐士。蝉鸣
声声，像是在为绿野狂欢，为繁茂的生命
喝彩。它们在枝叶间穿梭，时而高攀至树

梢，时而低隐于叶下，每一次鸣叫都像是
在召唤着夏日的灵魂， 让热浪也变得愈
发有了生气。

置身田野，热浪虽扑面而来，却带着
泥土的芬芳， 让人不厌。 远处的天空湛
蓝，白云悠游，如慵懒的牧羊人，把绵软
的羊群赶向天边。 田头上，风一来，稻子
就掀起层层绿浪，稻穗在风中轻摆，像是
在向天空鞠躬。这时节，作为蝉的玩伴的
蛙们会穿梭于这片绿浪里， 偶尔在稻穗
边歇脚，仿佛是稻田里的精灵，用歌声为
这片土地注入无限生机。玉米地里，青翠
的玉米秆挺拔而立， 宽大的叶片像是绿
色的剑，直指苍穹。 蛙穿梭在玉米叶间，
“咕呱———咕呱”的叫声，若古老的咒语，
又似在庆祝玉米的茁壮成长。 它们的鸣
叫和着蝉的歌声与玉米的生命力相互呼
应，共同绘出一幅盛夏的田园诗篇。

雨后的乡野，很有一番韵味的。垅间
小径上，泥土气息扑鼻而来，路边的青草

沾满水珠，晶莹剔透。田边，蜻蜓群起，红
的、黄的、蓝的，翅膀闪烁着彩虹般的光
泽。蝉儿们藏在树叶间，歌声里带着些许
湿意，似在向雨后的清新世界问好。人们
常说“蝉噪林逾静”。 蝉声仿佛是一种背
景音，衬得雨后世界越发宁静。它在绿叶
间跳跃，似轻盈的舞者；在枝头弹奏，如
灵动的琴弦。 鸣声里藏着对生命的热烈
渴望，也带着对夏日短暂的无奈叹息，像
是在提醒人们珍惜夏日时光。

城市角落的清晨蝉鸣，是稀薄的。街
边的梧桐树枝繁叶茂， 早起的卖菜人已
支起摊位，鲜嫩的青菜，滚圆的西瓜，都
在诉说着生活的热闹。 蝉声夹杂在清晨
的车水马龙中，给人一种别样的生机。它
带着一丝急促和热烈， 不如田野的蝉声
清脆悠长， 似在为忙碌的城市生活鼓劲。
夕阳洒在柏油马路上，把行道树影子拉得
很长。下班的人们行色匆匆，偶尔抬头，能
看到几只蝉影在树梢晃动。蝉声与城市的

喧嚣交织在一起，就像是一首未完的交响
曲，有自然的灵动，也有人间的烟火。

傍晚，蝉声渐变得低沉悠长。当夕阳
给田野镀了一层金色的光辉， 蝉们或是
倦了，或是准备迎接夜的清凉，鸣叫声渐
渐稀疏，但依然在坚持，为夏日的尾声增
添几分落寞的韵味。公园里，蝉声也渐远
去。 孩子们的笑声与蝉鸣交织， 树影婆
娑， 光斑点点， 时间似乎凝滞在这个瞬
间，把夏日的记忆轻轻封存。蝉的一生短
暂，却在盛夏里燃烧得如此炽烈，它用生
命最热烈的时光， 为这个世界留下一曲
曲响亮的歌。

夜幕低垂，蝉声隐匿，偶尔在树梢间
还能听到几声微弱的鸣唱。 像是在同夜
色告别， 也像是在与自己短暂的一生作
别。 蝉的一生，短暂而绚烂，在盛夏里放
声高歌， 用生命演绎出一场热烈而壮美
的交响乐。 这个夏之歌者，虽生在泥土，
却用歌声冲破灼热， 以短暂之躯绘就夏
之盛景。 蝉鸣最是盛夏的诗篇， 它让田
野、城市、青山、绿水都成了它的舞台。它
用细碎而热烈的歌喉， 唱出夏的激情与
永恒。 或许这就是蝉之于夏的意义———
用生命之歌， 把盛夏的每一刻都镌刻成
永恒。

文章与生活
高 旭

如何写“文章”？如何才能写出“好文
章”？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现代著名作家唐弢在二十七岁时所
写《文章修养》一书，对这一问题做出过
令人深思的解答。时隔八十余年，这部曾
经“作为青年们的课外读物”的“平易，简
洁而生动 ”的著作 ，当我们重新开卷阅
读后，依然能够从中受益良多。

为什么人想要写 “文章”， 尤其是
“好文章”？ 因为“人类大抵都有表现的
欲望”，想将“现实生活里最动人最显明
的片段”“用文字的技巧来实践”和记录
下来，让其中“社会教训的意义”得以显
现 ，最终 “促进生活 ”。 由此 ，唐弢认为
“文章 ”与 “生活 ”之间有着难以割裂的
紧密关系 ，或者 ，可以说 “文章 ”实际上
是植根于人类 “生活 ”的产物 。 任何文
章 ，特别是 “好文章 ”，要想写出来 ，都
“往往决定于作者意识和态度 ”，而 “锻
炼作者的意识和态度的熔炉”， 绝非其
他，只能是“生活”！ 唯有摆正了“文章”
与“生活”的位置，真正透彻明了二者之
间的特殊关系 ，懂得 “文章也是人世的
产物”，才不至于或把文章“捧上天空里
去招摇”， 或把它 “放到脚底下来践踏
了”。

在唐弢看来，写“文章”虽然要讲究

“文法”“章法”或“技巧”，但归根到底还
是要将作者对 “生活 ”的体验与感悟放
到第一位来对待。 “向书本学习”是重要
而必要的，“从生活提炼”却是更高的写
作要求。 无论写什么样的“文章”，都不
能“太偏、太离开了现实社会”。 读书过
少，社会阅历过浅，只能让作者陷于“文
章终于只剩了一点架子，内容却越发空
洞了”的窘境，或是“虚伪乖角的泥淖”。
写出 “好文章 ”，绝不是 “仅仅记住一些
花巧的词汇， 懂得几种拼凑的方法”就
能实现的。 “好文章”只能源自于坚实深
厚的社会“生活”，而“写作的泉源，是还
得从生活的高峰上出发的”，因为“文章
虽然是表现人类的思想 、感情 、想象的
东西 ，但这思想 、感情 、想象 ，却正是人
类的意识对于现实的感应”。 一言以蔽
之，“充实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就是充实
自己的写作材料”， 这便是一切写作实
践必须始终严格遵循的根本规律。

古今时代虽然不同，但“好文章”的

写法却有着内在的一致之处 。 唐弢以
《论语》《史记 》为例 ，更为明确地指出 ：
“生活和文章本来是揉在一起的， 并不
分离的”。 “生活永远是变动的”，写作者
只有坚持面向 “生活 ”，不断 “从生活提
炼 ”，才能深度把握与切中 “生活 ”之要
害 ，让自己所写的文章 “保持特定的式
样和色彩”，“探得问题的核心， 具体地
表现出生活的真理来，不至于像照相机
一样 ， 只照下一些平面的肤浅的现象
了”。

什么是 “好文章”？ 如何才能写出
“好文章”来？

基于以上认识 ， 唐弢最终的回答
是 ：“能够融化 ，能够概括 ，能够从生活
里汲取进步的观点，指示出未来的动向
的，这就是好文章”。

“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一定是富于
生活经验的”，正如俄国作家高尔基、美
国诗人卡尔·桑德堡， 前者一生曾做过
皮鞋店的学徒、 轮船上厨子的下手、建

筑绘图师的徒弟 、铁路的看夜人 、饼干
司务和面包司务， 后者则有着赶货车、
在货船上当船伙、 理发店里当擦鞋者、
当漆匠，甚至为西班牙人作战的丰富经
历。 “生活”让“作者”有可能真正变成伟
大的“作家”，“宇宙是他们的学校，他们
向现实学习，懂得怎样从生活里提炼”。
可见，无论是“好文章”，还是“好作者”，
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创造物。

从 “生活 ”的立场与视角审视 “文
章”的写作，以及“好文章”的生成，这是
年轻的唐弢在民国时期便深刻认识、理
解和阐发的写作理念。 尽管时隔已久，
他所写 《文章修养 》里谈及具体写作方
法 、技巧的内容 ，同今天的写作理论相
比 ，已显得有些单薄 ，但是对 “文章 ”与
“生活”之间关系的理性审思，对如何站
立在 “生活的高峰上 ”写出 “好文章 ”的
切己体悟，年轻的唐弢却说出了能够穿
越时空、裨益今人的独见卓识。

“必须重视实际生活， 同时也应该
把读书当作实际生活的一部分”， 能够
把所读到的书本知识“匀和地融化在自
己的生活里，融化在自己的文章里”，这
种打通读书、写作与生活的根本理念，或
许，正是唐弢留下的最令人深思、也最具
历史价值的文学理论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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